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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退的洋洋大水每日涨高一寸，渐渐淹没了中原大部分的土地。 8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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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年来，走岭漫岳的水害已把原野的活物都逼上了树梢，又由树梢逼至了还没有被吞没的山尖尖顶。 Y0(4]X \e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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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漂西荡的日子里，五谷是种不得了，百姓吃著不动明火的生鱼虾，喝著漂了浮尸的浊泥水，不论老少身子都愈来愈见衰弱。 “B’c;0 @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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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巫师不断宣说人死後是有灵魂的，化解了不少活人的悲痛，但那死了的人还是成为了每日不断的折磨──因为无处埋葬，尸体只能把挂在树杈上腐著，或是缚个石头沈到水底喂鱼。 XFWpHe_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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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人传说，近来捞上的鱼十有九只腹中是不干净的，不是包了几截嚼烂的人指，便是能抠出一团团黑糊糊的毛发。 N.*)-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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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的情况都让鲧很忧心，这日，他只扎著一条鱼皮揉的半裙衣物，站在泥汤似的洪水边远望。 jG>W+l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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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白的日光，照著他遍体的横肉与黑褐发亮的皮肤，被水浸脱了毛的小腿鼓鼓的，划著一两道长出嫩肉的旧疤，实在阳刚壮硕得令无数变态心动。 oC`F1!SfO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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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巫师！巫师！”望了一会不见边际的洪水，鲧不耐烦地推了推石化的巫师。 Wt/;iq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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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啊！鲧，什麽事？”被推醒的巫师抹了抹嘴边的哈喇子，恋恋不舍地摸了一把鲧汹涌澎湃的肌肉。神啊，太享受了，再让我摸一把，摸两把…… 1$b@C-B@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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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水很久不退，我想上天求天帝救救黎民百姓。”皮粗肉厚的鲧不堤防被摸了三把，发现巫师又犯了老毛病，他一闪身，退开一步警惕地道。 m-t: ‘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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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什麽？上天？周围都是洪水，根本无路可去啊！”巫师一惊，不禁瞪大了眼道，“而且……”而且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大心血才保住你妙菊的贞洁，一旦离开我的法力，不知有多少禽兽年下鬼畜美强攻等著压倒你如山的伟躯，好让你用沙哑的声音妩媚呻吟，用刚毅的嘴唇淫荡勾人，实现自己无耻无良的无上“攻”业啊！ [wQ48\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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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！有路！为了天下苍生，我也会走出一条路！”鲧坚毅地握紧双拳，目视前方说。 9gg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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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麽说……你一定要走？”巫师闻言，目露阴光，恶狠狠地道。 6]v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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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对！一定要上天！”鲧很英雄地点了点头。 o*Qa*<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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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是，那传说中的命运之轮到底开始无可挽回地向前转动…… CM?:\$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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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！与其便宜别人，不如让我来给你开苞！”巫师咬咬牙道，目中阴光一转，变为淫光，一撕身上的黑袍，变作一个光溜溜的绝世美男子，雪白的身子一扑就把鲧扑倒了…… ,4’gj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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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……啊啊……为什麽……唔……要如此对我？”初尝洗礼的壮菊果然显示出神器之姿，鲧虎眼汪汪，熊腰频扭，很有快感地边喘边怒斥道。 C@X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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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哼……你说什麽也没用，H就是这样不需要理由！”绝世美男子说出一句让鲧深感绝望的话，又埋著头继续动作起来。一次、两次……沈浮在持续销魂的排便感中，鲧终於忍不住一扭头晕了过去。 D;+/ bll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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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日悠悠醒转，发现巫师不在身边，鲧摸了摸已经不疼的肉菊，决定立刻上路。 c9+G Q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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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到底，为了受苦的百姓，我个人如何都无所谓！他含泪握紧了布满青筋的大手想。 {VAih-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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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鲧！”不一会，巫师捧著生鱼片回来了，发现鲧已离去，巫师顿时哀叫了一声，跌坐在了地板上。果然，自己还是没能扭转美强天道的运行啊！巫师含泪望天想，虽然用H阻人的情节已经无敌到烂…… aEN`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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慎入啊，你们要相信我的RP，炸飞不埋哦…… 9d”*Z%!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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鲧躲著巫师伐了几棵树，把树干编成木筏推入了水中，他看了看太阳升起的方向，决心顺著水流去寻找通天的神树建木。 :$D*ab^^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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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月如梭，星移斗转。涛涛的洪水送著鲧一直一直漂向远方。鲧饿了就钓吃鱼虾，困了就把自己绑在木筏上小睡。 UPH#~D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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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日日过去，有时烈日当空，晒得他皮焦肉绽，有时又沐风栉雨，淋得他肉冻骨寒。百历风霜，只有一点不变，那就是那朵绝世无双，已被开发的菊器正像食人恶花般改造著鲧膀大腰圆的雄躯…… rf0Z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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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啊啊……”这一日，鲧的妙处又似生了蛔虫般发痒起来，他不明白，只是被巫师压倒强要了一回，自己的身体怎麽就变得比常人淫荡百倍，还是唯寻奇路，淫後不淫前…… Mqr]e#“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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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不通，鲧便不想。只要找到建木，我就能求天帝救天下百姓！他一边痛下决心，一边寻出条通体雪白的水蛇，在後庭玩耍了起来。 “=a3”/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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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条水蛇在蚯蚓大时被鲧捉住，因为事出巧合解了一次痒，鲧便没有吃它，好好地放回了水里。谁知它食髓知味，跟在鲧的木筏边不欲离开，还时常乱献殷勤地叼来肥鱼献予鲧吃。 /<-PW9X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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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水蛇已长到儿臂粗细，孤身寂寞的鲧也越来越习惯拿它解痒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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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…唔啊……嗯……小白……你又长……啊！长大了！”鲧仰躺在泡出青苔的木筏上呻吟道。他正轻舒猿臂，捉了水蛇滑滑的尾巴，在自己紫红的菊王中左右左右，捅捅刮刮。 C@Wz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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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唤名小白的水蛇似乎听懂了鲧的话，一圈一圈盘起柔媚的身子，血睛闪闪地盯著鲧，显得亿分兴奋。若有我辈在侧，定能从这一幕顿悟出万物俱有美强的人间至理。 8sj2@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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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啊啊啊！”不一会，鲧便滋出一股白白的泡沫，划过一个半弧，溅入筏边滚滚的泥汤中。 )>M L7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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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丝丝～”见鲧满足地丢开自己，小白吐吐信，不依地移近了蛇头。熟门熟路地寻到穴口，小白大力穿凿了几下後，便开始使出浑身解数捣弄肥嫩的菊臼。“啊……小白……不要……真的……不要唔啊……” j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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蹦喳喳，蹦喳喳……又被拖入了欲海，鲧正迷醉地上下摆动粗莽的熊腰，突然，身边一道非人的灼热视线激得他鸡皮层层地惊醒了……谁？！不是小白。扭头一看，鲧顿惊得连眼珠子也要掉出来了。 =\]gL%N-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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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何时，筏旁的泥水中浮出了一个苍白的少年，年少又秀丽的脸，在耳後有些透明的鳍，身边汩汩地冒著一眼清泉，隔开了周围的泥水。清澈的泉水露出他遍体的白肉，光光的，像尾银鱼似的晃眼，只有那白晰的胸前还挂了一条长长的贝壳项链。 ,P <I<QY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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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……你是何人……”鲧刚防备地绷紧身子，却被小白一撞又瘫软了下来，“啊！小白不要……不要……” (~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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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…真淫荡……水里都是你的味道了。”与眼神相反，那少年冷冰冰地说。扒著边缘爬上了筏子，看了一眼小白所在的美穴，他眼中意动地道：“哦，原来也是水族啊……” =-!jm? st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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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无视鲧的惧意，轻轻按住他极力合起的粗腿，少年不知怎麽摆弄，也将淫根一气送入了那朵菊王之中。 .U(6])%;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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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啊啊啊～～～”鲧忍无可忍，虎眼一翻，晕死了过去。那菊王原已习惯了小白，以为世上再无敌手，今番承受少年蹂躏，竟流出了少许从未流过的处血。（……还是处吗）真是又壮硕又凄美…… 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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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情炸飞吧…… =3,<(F5Y[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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颠倒阴阳，时间飞逝，很快，夜幕降临了，长出了满天星子。 ‘q9Eji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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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是何人？”鲧悠悠醒转，发现少年没走，大是惊恐地捂了後庭问。想了想，他又伸手捂住了次要宝贵的前庭…… 6Hc25NuQ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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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右一看，发现身边没有小白，而那少年口中正鲜淋淋地嚼著什麽，鲧不由又怒道：“小白在哪里？” &>B|?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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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是河伯，那小东西我放走了。”少年冷冷地道，秀面上没有一丝表情。 mp3D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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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河伯？”想起自己的使命，鲧顿喜得忘了惊恐……如此，似乎不寻天帝也成，“河伯，你能叫漫了中原的大水退去吗？顺著你的河道注入东海。” JK md’ZG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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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哼，我为什麽要浪费法力做这麽麻烦的事？”河伯呸出几片鱼鳞，打断了鲧的话。 \mN?5QCc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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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……你是众神一员，怎麽可以不管生民百姓？”鲧瞪大了一对星星乱闪的铜环豹眼质问道。 UL7%6v{‘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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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…心忧天下，难怪你只能做受不能做攻，连条小蛇也玩你。”河伯若有所思地看著鲧道，冲泥水招招手，又一条大锦鲤乖乖地飞出水面，落入他掌中。 YVY(uq)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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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说什麽？”尽管不大明显，但鲧铜色的毛毛脸还是一下涨红了，虽然什麽攻什麽受他鸭子听雷有听没懂，但一样一样滴，他听懂了後半句…… fv3)#>Dgp>

“这样吧……只要你让我开开心，我也会作些好事逗逗你。”河伯撕了鱼条往嘴里放，若无其事地道。 %4To@#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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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要我做什麽？”鲧警惕地问。 `.6Jg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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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啧！真蠢，就是你的老本事呗！”把舔净的鱼刺一抛，河伯也不遮掩遮掩地扑了上去～～～ L3Q1a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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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“啊……够了……够了……”鲧虎睛布泪，摇著粗壮的脖子道。以往他不过痒了才和小白作耍，可自遇上河伯，几乎一日之内一半的时辰他都在哑著嗓子哭喊，另一半时辰则边流口水大睡边被昏昏地摇醒，让他发梦都觉得地震频繁。 “ZVBn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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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伯果然非人，但鲧的菊王也不是凡物。这段日子，经过河伯那根滴仔细琢磨，鲧那菊中之王愈显得晶莹欲滴，异味袭人，常常无人自湿，垂泪含露，流的不知是天生淫露，还是胆水、肠液、久拉成趣腹泻留下滴稀粪汁…… }Lwj~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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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真是越来越媚了！”感到精关一松，掐指算算觉时间比昨日又短，河伯不禁也脸上微微变色地赞道。 =09j1:”<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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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泪嚼著河伯塞入嘴里的鱼卵，鲧意志坚强地问：“你要帮我退去大水了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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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嗯，罢了……”河伯面无表情地道，伸手捏了捏鲧硬硬的臀肉，“退了大水，你可不准离开我身边。” R}+/jh2O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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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伯站在筏头，从腹中吐出了一颗亮晶晶的引水珠，将引水珠滴溜溜掷进水里，他手捻法决，开始引动漫天的洪水东流。 *&2#;mf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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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见汤汤的洪水退了一寸、二寸……退了整整三日，才渐渐露出一些低矮的树冠和山陵。露出的地面淤泥积了丈许，一色的黄沙粗泥，铺得匀匀滴。天上已有一些善飞的猛禽，越过了还未退净的洪水，在那里收翅落脚。 C1rCKK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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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日醒来，鲧见状顿时大喜。他扑到筏边勺了勺泥水，回头扭扭捏捏滴，搔一搔头，挠一挠多日未洗的小鸟，正要近前与河伯说话，却见河伯额角渗汗，两手越抖越快，渐渐止不住那数千层回涌的洪涛。终於，一个大浪盖来，把泡了多日的筏子拍碎了。 +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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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怎麽回事？”鲧大惊失色地喊道，不防被压烂筏子的浊浪呛了一口。他在大浪中挣扎了几下，正满嘴泥沙，渐觉下沈，忽被游过来的河伯拖扯著送上了一处高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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嘴对嘴渡了一口清气，胡乱温存了一番让他身子回暖，河伯搂著鲧脸色灰败凝重地道：“啧！原来是女娲那傻大姐填过的地渊又裂了，我要回水府养一养伤，略好些了就过来接你，你在此地不要乱跑，我会命过往的水族接应。” sBu”$ “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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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字好慢啊，郁闷…… 1W!n”3#

dO//

 

××××××××××× uN(~JPAw5

<d5vVn

看著河伯没入水中，鲧初时还觉有些愧疚，但时间一长，後庭作怪，便一人无趣地开始胡思乱想：不知小白哪里去了，这河伯真没用，洪水不退，百姓不知要受多少的苦。我等他作甚！一日都不能浪费！还是出大力气，上天寻一寻治水的方法。 /#se>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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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决心又定，可惜筏子烂了，又怕那些水族监视，鲧只能偷偷地趁夜闹些勾当。见周围的树矮小难用，他天天望水，好容易在洪水中收集了些浮材，勉勉强强地凑成了一个小筏。筏子一成，鲧便惟恐河伯追上地出发了～～！ 7~Ga>B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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漂了两日，鲧越来越觉难熬。这段日子，经过河伯的勾搭，鲧觉自己的身体又发生了一些异变──那天赋异禀的菊穴大为觉醒，仿佛变得只通淫根，不通大便，十分轻易便能塞著乐子一连玩上数天。 3ElpS^ 2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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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熬了几日，鲧终於灵机一动，想到一法，他拿出制鱼皮的手艺，捉了些合用的大鱼，专心致志剥皮琢木试了几回，终於制成几根鱼皮包木的男形。 2!otVz! M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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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鱼皮上留了硬硬的鳞块，男形有大有小，有弯有直，鲧运用由心花样百出，天长日久，菊王不觉已臻化境，直晋入无所不吞，无所不喜的层次，不论双龙入洞还是蚯蚓扒土，都能令鲧如饥似渴，颤著浑身的浓毛肌块，顷刻便欲醉欲死，欲死欲仙…… Z%{f[|h9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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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伯到底没能追上来，不知是否为了引水法力大减。鲧一路东流，渐渐放了心，一心一意要寻到那能登天的建木。 F`Y<(]+

V6{xX0’b*m

这日，他远远看到水中长出一棵摩天的大树，枝疏叶少的十分奇异，光秃秃的巨干直挺挺地插入蒙蒙的云端，似乎还有一半树身目力难尽。树身上偶尔探出些抠树作巢的异禽的脑袋，一只只都显得凶猛异常。 `~]ReJ!X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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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建木！建木！”鲧狂喜飙泪，张臂大吼道，不顾菊王还叼著物件一含一吐地作乐，猛地从筏子上一跃而起奔到了筏头。手舞足蹈，歪嘴大笑了一阵，鲧渐渐冷静了下来，调了调後庭洞塞，猜测离那还有数天路程，鲧便开始多捞大鱼晒制鱼干。 MX0B$yc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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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过了数日，强忍激动，小心翼翼地停筏树边，鲧绕树数周选好了下脚之处，终於也备足了干粮，准备登天。登天前鲧摆出数根男形，占卦似地挑了这根又舍不得那根，抚了又抚，大失平日之决断。 y#DQOY+@^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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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途艰险，我要忍耐！心中反复念著只选一根，尽量减轻负重的鲧想了又想，终於含泪丢了极有滋味但不耐用的蚯蚓形，选了有点傻大无味的龙鞭形。近来越来越成习惯，将龙鞭喂予那菊王後，鲧才觉得浑身充实，精力涌出。忍屁唾了唾粗糙的掌心，鲧抠著树身的疙瘩开始爬树。 $bosG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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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嘿哟，嘿哟……”爬了十五日才爬过蒙蒙的云端，鲧累时便把自己绑在树上小憩，渴时喝点建木的树汁露水，饿时便吃兜在腰间的鱼干，一路无险。 ~`E4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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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树上的凶禽原本时时来扑袭，害鲧丢了不少干鱼。但自一日，鲧为方便露出了那妙菊之口，顿时，异味勾鸟，此鸟也不例外，竟纷纷栽倒了。它们每日飞来轮番舔食，彼此为美味起了争斗，死伤不少，鲧趁机脱出鸟爪，不眠不休爬了三天三夜，爬过云端後又大睡三日，醒来便发觉眼前已没有了其它生灵的踪迹。 fO>~V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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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麽著又过了数日，天空越近越显出碧清的颜色，鲧的鱼干省了又省，还是要吃尽了，鲧的龙鞭修了又修，还是磨得签断形完了……这些日子，鲧连鱼骨头都放在嘴里细细地嚼成粉末吞下，头昏眼花得早已顾不得那同样饥渴的菊王。 3= 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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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到了！到了！天帝！天帝！”终於树到尽头，一朵大大的树冠近在眼前，看天庭将近，鲧喜得乱喊乱叫，却听自己的声音变作雷霆轰隆隆地向下滚去。吓了一跳，鲧闭上嘴，手脚并用地爬到了终点。 U.’@S8

[Mc5N

扑通一声跌进松软的云堆，鲧又累又饥，一动也不想动，只有那精神百倍的妖菊已无视常识、逻辑、地球引力……兀自期待捕食地蠕动蠕动…… 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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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胆！你是何人？敢在天庭露！！”忽然，一个清脆如吟的声音飘飘荡荡地斥道。鲧睁大虎眼，闻声望去，看见了一个皮娇肉嫩、如花似玉的丝袍美青年。那美青年正指翘兰花，一手插腰，一手指他。 |uBC0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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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……我来找天帝……”鲧翻身遮住屁眼，结结巴巴地道。说完想想又加了一句：“求他治水，拯救黎民百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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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哼……傻大个，你还是回去吧！这事美貌绝伦的本帝不管。”美青年掩口娇笑，脚尖轻轻一踹要把鲧踹下云端。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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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！”鲧悲愤之下，不知何来的力量，终於一扑把美天帝扑倒了…… S!W/K!w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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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……你要做什麽？”见鲧满脸凶恶，一手撕了他的衣裳，一手扒了他的裤子，美天帝双手捂胸，瑟瑟发抖地道。 XuoEAu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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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哼！你们这些可恶的神！”鲧目露饥光，嘴上强硬地说。偷眼看了看久未吃过的小东西，他虎腰一扭，按住美天帝的两腿，美滋滋地把绝世妖菊罩了过去…… cN lY=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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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啊……啊……让我射……让我射……”哪里是那菊王对手，美天帝霎时只能梨花带雨，不停地摇头淫叫道，两条光光的大白腿无助地在云地上又踹又蹬。 hdJwNmEA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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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说！怎样才能让大水退去？”鲧挟了鸟质，横肉一抖，施展手段，顿把天帝的美小鸟玩得俯首贴耳，无比温顺。熊腰猛摆处，已是收发由心，功成绝代…… tK}p05nPh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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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说！我说！我的宝库里有一把息壤，可以生长不息，堵住地渊。”天帝美目含泪，小声地啜泣道，弱弱地伸指戳了戳鲧刚阳的黑臀，“人家对你身心都没有秘密了，你可要说话算数，不能对我负心……” {hRie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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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什麽时候说过不对你负心了？鲧虎目生疑，刚想怒斥，却被美天帝淫性大发反扑了一阵狂顶，顿顶得他喘声破碎，只能哼哼了…… q6JW@G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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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啊……你……什麽时候……给我息壤?”掰紧双臀，任美天帝进出，鲧咬碎钢牙，边爽边怒道。 =ch Af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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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再……再让人家玩一回嘛～！”美天帝轻咬下唇，扇了扇好似折扇、羽扇无数美扇的长睫，对著指尖讪讪撒娇地道，“人家以前从没玩过诶～～！” YG 5Z8@k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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鲧顿时大惊──果然是天帝之尊，更兼初尝滋味干柴新火，龙精虎猛之处更胜过那羞羞脸的露屁股河伯。 nOal7BN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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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只能再来一回！”鲧壮士断腕道，一闭虎目，舍出了那爱咬人的肉菊。 u@Cf*VP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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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～～！”美天帝娇滴滴的答应，暗暗蓄力，做好了一次三日的准备。 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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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仙精滋润，鲧不知，他的菊王已进化为传说中玄妙无比的天菊，不仅能松紧由心，畅通无阻，还能销魂蚀骨，吸精擒龙。更有一项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妙用，那就是让女人二字从此成为历史，唯有菊花，百代一系，永远传承…… -M:hlwh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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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天帝鬼混了数日，鲧极力奉承之余不觉心中大急，天上一日，地上一年，若不取得息壤，再有几日，地上的人岂不死绝了？心急之下，每与天帝亲嘴摸鸟玩妖精打架，鲧都要使出浑身解数，赤身肉搏，短兵相接，弄得天帝遍体畅快神魂颠倒，从此男子气概爆膨，脱胎换骨地指著星星立誓──有生之年，本帝只爱毛男不爱女！…… S?Bc~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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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事情终究不顺，鲧越是催促，已吃出瘾来的美天帝越心肝乱颤地舍不得罢手，总挨挨擦擦的捧著他乱叫宝贝卿卿，用找不到库房钥匙的理由敷衍了过去。暗中则偷偷派人伐那建木，好绝了鲧的退路，长久地留他在天庭享用。一日，待天帝睡了，鲧反侧难眠，一骨碌爬起来想：可恶，如此不是办法，我一不做二不休，为了天下百姓，偷人也是偷，偷宝也是偷…… nrTv=*tD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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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得浑身热血熊熊如烧，鲧使出搬山蛮力，祭出欺天大胆，十分麻利地从衣上撕了些布条，把搂著他睡眯眯的美天帝手脚反剪捆了个严实。 0Oc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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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……你要做什麽？”惊醒的美天帝双眼水灵水灵，但一见鲧熊躯半裸，他立刻忘了害怕，朱唇闪闪地撅了起来，一脸隐隐兴奋地道：“要这样玩吗？……好啊……对人家更粗暴点啦～～！” 5@ bc(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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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他如此，鲧顿时安下心来，熟练地与他玩了几回老鹰捉小鸡，哄得美天帝剃泪齐流心满意足地睡去後，鲧从他身上搜出一大串形色各异的钥匙，趁夜摸入了天庭的宝库。只见宝库数百层楼高的精铜大门上黄光闪闪，门缝由上至下结了上百种大锁，其中不少生得锁形奇特，前後左右都寻不出半个匙孔，似乎竟是无匙可解。 YgfSC}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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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如何是好？这如何是好？顿时傻眼，鲧虎目发红，在门上擂了几千下，恨不得生了铜头铁额，一头撞开宝库才好。是我无能，救不了天下百姓，鲧绝望之际，又狠狠顶了下门。突然，一个美妙的声音不耐烦地道：“吵吵什麽？吵吵什麽？我这不来开门了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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吓得毛发倒竖，鲧瞪大眼睛，退後了一步，四处寻找，终於发现那铜门的右下角开了一道半人多高的小门，一只十分漂亮的白毛三头犬打著呵欠，探头出来道：“快！快！要什麽快取，我困得很啊！” <$jKy3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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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……你没什麽要求？”形势急转直下，鲧傻了眼，犹犹豫豫地不敢迈腿。似乎知他心思，三头犬翻了个白眼，千分鄙视地道：“切～～～～没见识，看不出来我是母的麽？这段是雄雄交尾文反对性别歧视的面子工程啦！”闻言，鲧顿时大喜，含泪抚了抚三头犬柔顺的毛毛，不待彼女犬炸毛地大喊非礼，便一溜烟地自狗洞盗得息壤跑路了…… Y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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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天容易下界难，鲧惟恐天帝追赶，日夜不寐地赶路，但爬了月余仍不见云端下的人间，途中无处觅食，好在他吃了数日的仙果神贡，倒始终身轻体健不觉饥渴。 n}<ir!ZTO

|H ^w>mk

“呕～～～”这日，又扒著树身吐出一口酸水，鲧揉著饥渴至极的妙菊，心中悲壮地想，难道我离死不远？他浑浑沌沌地伏在一条枝干上小睡，梦中忽觉通体舒畅，如同刚顺了积有十余天的大解般愉悦。“嗯～”呻吟一声醒来，鲧吓了一跳，自己不知何时竟与一条白龙戏耍起来，那龙有神通，能细能巨，侍侯得菊王花心大悦，不顾人兽地包了淫根享用。 L]k*QIn: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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鲧不明情况，摆动熊腰舞弄了一阵，见那白龙并无恶意，他方撅了屁股镇定自若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那白龙亲密地送上一个龙吻，赤色的龙眼湿湿的满是委屈，鲧忽然心中一动，喜出望外地大叫出声道：“小白？” |x &Z~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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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化龙的小白为助，鲧一口气飞下了建木。半空中冲无边无际的洪水洒下怀里金灿灿的息壤，鲧降在一个小山头，望著息壤不断生长著填平卷了大涡的的水面，饱含热泪地想：百姓的苦难终於结束了…… XjX 2[*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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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错！鲧！你真是太天真了！！！！” Q”A_bdg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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鲧吃惊地回头，只见许久不见的巫师正手握蛇杖，无限睿智地迎风站在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岗上。他一手指鲧，面目端庄地咏叹道：“只要日月不落，天地不合，你的身心永远是引起天灾人祸，战乱政变，世风日下，人兽变态，鸡犬不留，腹黑火拼的唯一祸水！！！” );=Q] 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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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麽？鲧身心俱震，几乎站立不稳，不堤防小白见那人生得美豔，似与他有过一腿二腿，顿时醋意大发地啸出一声直上九霄的龙吟，垂下龙首，口中酸水乱喷，与巫师漫天胡斗你来我往地对扔起法术来。“住……住手！”见他们斗得削平了三四个山峰，鲧心中大急地扑上前狂吼道。 ‘r~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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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然，一只雪白的手轻轻拦住了他，那人道：“啧！这麽喊他们是不会停手的，让我来帮你一把好了。”“你……你……”瞪眼看著不知从何处冒出的酷好裸奔的河伯，鲧还未问怎麽帮法，便被河伯抱了熊腰直捣黄龙，玩起左三圈右三圈，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的勾当。 Q\H_t)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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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师与小白见状齐齐怒吼一声，猛扑上前与河伯战作一团，正争执不下进退不得的时候，只闻天上一声雷霆，把四人顿震成了四座肉雕。随雷声从云端降下的美天帝见鲧左擒龙，右捉鹰，後庭还夹著个大公鸡，不由喷了一阵鼻血，又吐了一阵心血，弱弱地按著胸口道：“……你，你这负心之人！” WhH!U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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鲧大惊失色，眼看美天帝负气收了息壤，哭哭啼啼地回天上去了，他不由心底绝望欲死，无声无息地任由那一人一神一兽轮了一回。看来只有一招好用……想起巫师以前说过的一些天道运行之理，鲧虎目一合，流下了两道男儿清泪……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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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阴逝水，如此又过了四、五个月，鲧终於腹中震动地不知怀了谁人的种，光光的肚皮圆得像个被人搞大肚子的婆娘。不提那伟岸承欢，阳刚媚人的种种鸟事，单说自他孕後那菊王越发天下无双，叫河伯等人精亏之余连连大赞──怪道世间的假公母真男男们都纷纷屙屎似地百生不厌…… EOhC6>AT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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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期满，临盆之际，鲧躲了众人，独自生产，心中悲苦地念道：儿啊，你若是男孩，就叫禹吧，将来一定要继承为父的事业，消退洪害，解救天下百姓……许愿中，只觉腹间一阵巨痛，胁下破出一个血淋淋的婴儿，那孩子一落地，一瞬间便迎风长成一个唇红齿白的美少年，美少年恭谨地对鲧道：“父亲说什麽就是什麽，我记下了，但我在父亲身体中待得不足月，可时时让我回去修养一番才有精神治水。” QCWf.@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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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但儿你这麽长大了，怎麽回去？”鲧又喜又忧，乖乖地任禹搂著身子道。禹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无妨，你我父子不比别人，只要有块肉相连，便能心灵相通，请父亲准我把这块肉放入父亲体内即可。”“如此甚好！”鲧大喜过望，这等小事是他一向做惯的，自然不可让爱子委屈。 rS4%$p”

ZNi +Aw$u

不提父子两如何亲密，话归正传，禹劈山导水，花了十多年时间，终於退去中原大水，被人尊称为大禹。期间天帝熬不住寂寞，又下界来追逐於鲧，加上河伯等人，其中人人神神，龙龙蛇蛇，3P,4P,5、6P，年下年上，不可尽述的事就非我等常人可猜度了。那之後，中华开而有夏兴，五千年风雨的传承到底拉开了序幕，华夏崛起了…… Y3k[~A7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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